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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于凤至的婚姻，

晚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
曾作这样的回忆：“那时，人
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
叫他土匪军队，都怕我父
亲。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
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
我父亲非常好。他看中了我

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一
般平常的人。将来一定会有
大发展。就这样，我们两家
订了亲。我太太比我大，那
时，我根本不知她长得什么
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
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

么合得来……”
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

经商出身，靠一挂破车起家，
勤俭度日，到清光绪初年，已
在郑家屯开设一家小型商
号，名曰‘丰聚长’。专门经
营粮食、下杂货兼丝绸的生

意。因为于文斗经营得法，生
意日渐兴隆，铺子逐渐扩大
门面。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
性情温柔娴淑，是郑家屯当
时颇有名气的大家闺秀。

1908年，绿林出身的张
作霖被清朝招抚后，担任前

路巡防营统领，被奉天总督
徐世昌派驻郑家屯。张作霖
来郑后，将剿匪总部设在于
文斗的商号 “丰聚长”院
内。日久天长，张作霖和于
文斗便成了无话不谈的知

心好友。一次，于文斗请一
位算命先生为子女算命，刚

刚卜算完毕，卦帖尚未收
拾，门外忽传“张统领到！”
于文斗便与张作霖促膝闲
聊开来。无意中，张作霖发
现桌上于家诸位子女的卦
帖，便从中寻出于凤至的庚
帖，只见上有“凤命”二字。

张作霖对于文斗说：“我手
下有个包瞎子，对阴阳八
卦、麻衣神相样样精通，我

能不能把它带回，请包瞎子
核对一下？”于文斗当即应

允。张作霖回去后，认定张
学良这“将门之子”和于凤
至的“凤命千金”，乃是天
合地造的良缘。当时张学良
正在奉天讲武堂就读，便遵
从父帅之命，与于凤至女士
缔结姻缘，等于凤至读完私
塾，遂于 1914年在郑家屯
订婚，当时张学良 13岁，于

凤至 17岁。两年后，15岁
的张学良与年长的于凤至
完婚。

于凤至嫁进张家大帅府

以后，始终遵循女子“不参
政”的家规，以相夫教子为
己任。但是，也有例外———

1929年 1月发生的击毙杨
宇霆、常荫槐的流血事件中，
于凤至亲自为张学良掷币占
卜，断问吉凶。这也是于凤至
进大帅府后绝无仅有的一次
“参政”。

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

学良通电下野，于凤至陪同
张氏及孩子们一起远涉重

洋，前往陌生的欧洲考察军
事。1934年张学良奉蒋之召
从意大利返回国内以后，于
凤至带着张闾瑛等三个子
女，仍然留在英国首都伦敦
求学。当1936年冬天她忽然
从英国报纸上惊悉张学良在

西安发动事变的新闻后，顿
时大惊失色。特别是于凤至
在伦敦获悉少帅亲自护送蒋
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她深知
张学良从此走到了仕途的终
点。于是，她暂且放弃照顾三
个正在伦敦读书的未成年的

孩子，只身返回了南京，亲自
向宋美龄求救。

然而那时的张学良已
陷身囹圄，蒋介石的冷酷无
情，让她看到张学良从此再
也不可能恢复自由了。在这
种情况下，于凤至毅然决定

伴同张学良坐牢。一路上于
凤至受尽了奔波之苦和无
情的精神折磨。在 1939年
冬天，她被检查出患了可怕
的乳癌。

1940年春天，在张学良
给宋美龄多次写信求助下，

蒋介石被迫同意于凤至离
开张学良的幽禁地，飞往美
国纽约求医治病。从那时候
起，于凤至就永远地离开了
生她养她的祖国，在大洋彼
岸的美国开始了长达半个
世纪的海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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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凤凰街，宝玲被暴

跳如雷的主任拽着下了车。
主任下了车一直神色呆滞，
看样子受了严重刺激。这里
是休闲一条街，今天阳光明
媚，游人一拨接一拨。主任终
于缓过气来了，说：“宝玲
……我请你喝咖啡吧，这里

刚开了一家星巴克，去品尝
一下好吗？”

“总编不是急等着要稿
吗？”宝玲故意挑逗地慢吞吞
地说，“到时又要狠很刮你鼻
子呀，我可不忍心你的鼻子
被刮塌呢。”

星巴克门前排起了长队，

草草目测一下，不会少于两三
百人。宝玲摇着头示意主任算
了，赔不起时间，工作还没开
始呢。主任皱着眉头煞有介事
地思考片刻，也摇摇头否定宝
玲的意见。既然主任坚持，她

也只能乖乖服从。
“宝玲，可能你还不十分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就喜欢
拧着劲，决定的事非得要做
成才行。”主任拉着她排到队
伍末尾，兴致勃勃地大发议
论，仿佛把刚才的不快丢到
了脑背后，“我决定请了喝咖

啡，如喝不到，说明我根本就
没有诚意对不对？所以，排排
队无所谓，正好我们还可以
谈谈话嘛。”

宝玲恹恹的，身上一阵

热一阵凉，感觉不舒服。她双
手叉在胸前，背靠橱窗，漫无

目的地两边张望。太阳缓缓
地绕过头顶，转向楼厦的一
侧。她肚子有点饿了，口干舌
燥，摸出手机看看时间，哟，
过一点了。主任唠叨个没完，
仿佛要把这辈子积聚的话一
次性地兜售给宝玲。从万庄

公园的事件扯到愚昧，从愚
昧联系修炼，再回到人的基
本境遇———情感问题，从西
半球绕到东半球，最终还是
绕回来了。

隔天，宝玲竟然打通了
洪晃的手机，生怕他掐断，哀

求似的说道：“请你听我说一
句话，就一句！”洪晃不出声，
也没掐断。于是她赶紧说：
“我绝对不是以记者的身份
与你接触，我只是对你个人
感兴趣，是你这个人，真的！”
洪晃依然不出声，她赶紧又

说：“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
愿意见我，我立即就来！”等
了大约两三秒钟，洪晃终于
开口了：“好吧。”

因为采访万庄公园的
事，宝玲和洪晃开始频繁接
触。一天，两人散步的当口，

宝玲笑眯眯地摸遍了衣裤口
袋，掏出了一元钱，举在洪晃
眼前，顽皮地说，我们用它来
打赌好吗？洪晃有些迷惑，
问，打什么赌？

宝玲咯咯地笑道，我能把

你的衣服脱掉，信不信？洪晃

跟着也爆发出哈哈大笑，笑得
非常用力，身体像藤条似的扭

绞着，你想试试？宝玲我告诉
你，不可能的。宝玲将一元硬
币托在手心，凑近他的面孔，
所以我才和你打赌，谁赢谁输
要赌过后见分晓呀。

洪晃明知故问道，能够
脱掉又怎样呢？宝玲没有丝

毫犹豫，咯咯地笑道，我要看
看你还会不会像正常男人那
样勃起来。这种开门见山的
方式把他逼到了绝地。

尽管暮色沉沉，宝玲不
会发现，他仍然感到无限羞
愧，像个被当场逮住的贼，身

体缩拢，后退几步，又愣了几
秒钟，突然掉头就跑，速度快
得像一只逃命的野兔。

但是，他跑出了大约一
两里路，突然停住了，大口喘
气，可恨啊，裤裆被硬邦邦地
顶着，下不来了。他顺着原路

小跑着，不断加快脚步，越来
越担心这会儿她已经离开，
要是她离开了，便失去了寻
找她的下一站目标。

谢天谢地！宝玲仍伫立
在原地。我知道你会回来，你
一定会回来。宝玲发出一连

串咯咯的娇笑声，这个赌你
能不输吗？她边说边上前去，
搂住了他，接着，衣服被剥光
了，三下五除二。他大叫一
声，记忆的飞轮飞旋起来，仿
佛回到了第一次与女人交欢
的狂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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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大堂。“堂下何

人？”是县令在给嫌疑犯验明
正身。
“小民复姓夏侯，单名一

个瞒字。”曹操倒行不改名，
暂归原姓。

堂上的县令仔细端详着
曹操，对比着公案上通缉榜

文里的人头画像，有些拿不
准。旁边站立的一个功曹走
上前来与县令耳语了几句，
县令点了点头。
“你姓曹名操字孟德，小

字阿瞒，沛国谯县人氏，现任
京师骠骑校尉，用不着狡辩

了，本县这儿有人认识你。”
得，连老根都让人给刨出来
了。曹操干脆来了个死猪不怕
开水烫，就此闭口一言不发。

深夜，曹操被提到后堂
夜审。这下弄得曹操狐疑不
定，莫不是遇上了仇人？想趁

夜害我？进得后堂，却见那功
曹也在，曹操还是用上了白
天在大堂上的老办法，紧闭
双唇装哑巴。

却没想那功曹走上前来
先把曹操的刑具给卸了，然
后和县令一起向曹操深深作

了一揖。莫不是诈口供的伎
俩？曹阿瞒生性多疑，装着不
知所措，急忙还礼。
“明公勿疑，适才听得功

曹讲起曹明公破黄巾、诛劣
强、贬贪吏、逆奸雄之故事，

好生仰慕，某虽百里小令，却
也知功曹苦心，天下方乱，正

须英雄救民，岂能让栋梁折
于中牟”？

曹操死里逃生，直如同上
了一遭阎王殿又被赶了出来。
中牟县之旅，当真是进了一回
鬼门关，当夜告别了深明大义
的中牟县令与功曹，直奔陈留

而去，但愿这次奔的是生门。
一路绿灯，东汉政府的

有效管理能力看来有限，中
央的政策传达到地方没有不
走样的。曹操顺利到了陈留。
现在曹操命运中唯一的贵人
就指望幼时的玩伴、陈留太
守张邈了。

张邈一见曹操到来，喜

出望外，毕竟光屁股长大的
发小，与他人不同，一见面就
又找回了儿时的感觉。至于
朝廷的通缉令，在咱陈留郡
境内只配用来擦屁股！自被
董卓任命为陈留太守上任以
来，张邈如同逃出生天，终于

离开了洛阳那块是非之地。
当曹操在为他接风的宴

席上谈到举义兵讨董贼的打
算时，张邈却打断了他的话
题：“来，席间莫论国事，吾等
今天只管饮酒，不谈政局。”

曹操一时迷惘，心中忐

忑。只好客随主便，今日有酒
今朝醉。谁知没过今朝，配客
的闲杂人等刚一散去，张邈便
屏退左右，二人进入了深谈。

自古有句话，当兵吃粮，

你把人家忽悠来了，最起码得
先管大家饭吧？曹操对此倒是

早有打算：“家中尚有薄资，
吾意倾家举义，誓讨国贼！”
“一家之财力安能养千

军万马？孟德不能想当然也。
陈留贫瘠，人民不堪黄巾兵
祸，近岁又逢旱涝不均，稼禾
歉收，官府赈济尚且无力，何

来余钱兴雄师、装军备也？”
“这……这倒如何是

好？”曹操皱起了眉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啊！

张邈见不得铁哥们儿为
难，微微一笑，向曹操说出了
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妙计：“我

属下有一孝廉，姓卫名兹字子
许，陈留襄邑人（今河南雎
县），祖上经营有道，又惯会敛
聚钱财，为本郡第一巨富，然
卫兹却生性豁达，为人仗义，
以孟德之风采、口才，若对其
晓以大义，约卫兹一起举事，

彼若心动，则大事济矣！”
曹操闻听大喜。正如太

守张邈所料：经曹操慷慨陈
词，描绘了合作经营的美好
前景，又诱以万古留名的实
在利润，再拍以千秋忠义的
舒服马屁，曹操得到了卫兹

慷慨解囊的实惠。
钱壮英雄胆，有钱万事

通。曹操的征兵工作进行得十
分顺利，一杆“忠义”大旗在
陈留城头高高立起，想吃顿饱
饭的四方饥民八方云集，没几
日便已考核录取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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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九点，空旷的居民楼，

五层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叶萧
警惕地打开房门，用手电照亮
来人的脸———是旅行团里那
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名字叫
成立，是黄宛然的老公。
“那个法国人醒了？”叶萧

问。穿着睡衣的成立点点头，叶
萧和厉书便跟他下了楼梯。

来到四楼的大房间里，
客厅里站着个十五岁的少
女，那是成立和黄宛然的女
儿秋秋。主卧室里躺着那个
受伤的老外，黄宛然正坐在

旁边照料他，叶萧走上去问：
“他怎么样？”

黄宛然轻声回答：“伤口
的情况都不严重，现在看来
已经没事了。”

厉书坐到床边对法国人耳

语了几句英语，他便缓缓睁开
了眼睛。幸好这法国人也会说
英文，而厉书的英文听起来很
棒，两人简单地交流几句。然后
厉书用中文转述道：“他是法国
人，全名叫‘亨利·丕平’，今年
三十五岁，常住在巴黎。”

亨利睁大着恐惧的眼
睛，看着眼前的几个中国人，
还有这陌生的屋子。厉书急
忙用英文安慰他，告诉他这
里都好人，是他们救了亨利
的命。叶萧又催促道：“他怎
么会昏倒在路上的？”

黄宛然给亨利喝了口

水，他才断断续续地回答了。
厉书赶紧做了同声翻译：“他

们是法国来的旅游团，全团
人是昨天到的清迈，今天早
上就出发去兰那王陵了。”
“他们也路过那吃猴脑

的村子了？”
“不，他们早上八点就出

发了，很早就开过了那个村

子，没有停留下来午餐。”
成立摇摇头说：“看来法

国人要比我们走运。”
厉书又和亨利沟通了几

句，费力地翻译说：“他们是
在车上吃的午餐，这时公路上
出现了一条狗———那条狗从
路的中间横穿了过去，大巴开
得太快来不及刹车，当场就把
狗轧死了。法国旅行团的司机
停了车，本想把车头收拾一下

就开走，突然从林子里出来一
个老太太———披着长长的白
头发，佝偻着瘦小的身体，穿
着一件全身黑色的衣服，长得
还不像当地的泰国人，眼窝深
深地陷进去。”

接着亨利又说了一大堆

英文，看来精神已恢复许多
了。厉书用中文解释道：“那
个老太太抱着被轧死的狗痛
哭。她浑身沾满了狗血，口中
不停念着咒语。车上的游客
们都很怜悯她，大家凑了一
百欧元赔偿给她，但谁都没

有想到———老太太居然将一
百欧元的大钞撕碎了！然后
又对着旅行团的大巴，念出

了一长串似乎是诅咒的话，
还用狗血在大巴车身上画了

什么符号。司机也被她吓住
了，不敢去擦那个符号。司机
再也不管老太太了，继续开
着旅游大巴前进。大约十几
分钟后，车子开到公路转弯
的地方，司机突然浑身发抖
抽搐起来，像被邪魔附身，车

子在公路上乱开起来，而亨
利也被晃得晕车了，打开窗
把头探出去要呕吐。没想到
大巴竟冲出了悬崖，正好把
他整个人都甩出车窗。接着
他就摔倒在公路上，失去了
知觉。”

“这小子真是因祸得福
啊！”成立摇了摇头说。

亨利想要挣扎着爬起
来，用英文问车上其他人怎
么样了？但厉书没有直接回
答他，担心可怕的真相会刺
激到他，只说在公路上发现

他一个人躺着。
然后，黄宛然要亨利继

续休息，成立让她到另一个
屋睡觉，由他在旁边陪着法
国人。叶萧和厉书走出房间，
嘱咐黄宛然把门窗锁好。他
们走上黑暗的楼梯，回到五

楼的房间内。就在叶萧和厉
书讨论法国人的话是否可信
时，窗外的黑夜里传来一阵
惊天动地的巨响，紧接着地
板和墙壁都开始摇晃……
“天哪！那是什么？”他们恐
惧地扑到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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